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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某高校教授在社交平台发
布的一个动态引发广泛关注。这位教授
“吐槽”去年招收的研究生“基本又废了”，
硕士期间优秀的想尽快赚钱，不想读博。
他据此认为“‘985’高校就是高级蓝翔”。
这个“吐槽”反过来表述就是：研究生

想尽快赚钱，不想研究，导致研究生“基本
又废了”，“985”高校变成职业院校。笔者
认为这条逻辑基本上是通的。
首先，研究生是做研究的学生。也就

是说，“研究”是研究生的学业“正道”。研
究生如果不想研究、不肯沉下心做研究，
就像大中小学学生不想学习、不肯学习一
样，学业“基本废了”势在必然。
其次，研究生想尽快赚钱无可厚非，

关键是要从“正道”上谋生财之道。否则，
自己学业“基本废了”的同时，还让导师失
去其价值或研究生教育失去其本义。这样
的研究生多了，势必让学校偏离其人才培
养定位，异化为另类。
据笔者观察，这种做职业准备、等研

究生文凭、贴“985”等大学标签的读研模
式在当下并不少见。这里的症结就在
于———研究生不想研究或不肯扎下心做
研究。

研究生为什么选择读研又不想做研
究呢？一方面，外部的职场需求强烈牵引
着高校学生的学业追求。另一方面，许多
学生没有看到或认识到做研究的前途和
出路在哪里，说得更功利点儿，扎下心做
研究对未来的职业和收入有多大帮助。
现代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发生在当

人想要学习时，而非当有人想要教的时
候。所以，不破解研究生不想研究的难题，
研究生教育的成效将等于零。
破解这个难题，需要高校、导师、研究

生三方共同努力，缺一不可。
实践表明，很少有研究生从开始就不想研究，而一些

自卑地认定自己不是科研料的研究生，在师从高水平导
师后，逐渐找到了科研的乐趣，最终准备走学术道路。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研究环境对博

士生命运的影响远比博士生的天赋和基础大，奖学金对
学生完成学业也有很大影响，而缺乏有效指导的学生辍
学的可能性是有经验导师的学生的 3倍。
这说明，研究生想不想研究、肯下多大功夫做研究，

跟高校特别是导师的作为密切相关。总体上，高校和导师
如果把“研究”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并在培养质
量上倾注持续的热情和投入，那么研究生想不萌生研究
的动力都很难。
对于研究生而言，无论如何都要做到在其位、谋其

学，生活压力大、科研回报低、未来不会入职科研行当等，
都不是不做研究的借口。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
知识创造和 /或实践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事实证明，
投身真实的研究是培养创造创新能力的最有效途径。
研究生可以合计研究的收益，但不要把自己推入一

个简单化、交易性的境地。读研除了经济收入等显性回
报，还有个人能力、对社会的价值等无形回报。不难发现，
读研期间扎下心做研究的研究生，往往有更大自由度去
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以后想做什么事。

（作者系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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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校园中的校徽雕塑 图片来源：北京科技大学

“考研热”的“源”与“治”
姻王义遒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激增，形成
了一股“考研热”。从数据看，2022年全国硕士
生报名人数为 457万，比前一年增长 21%。此
前的增长率在 2021年与 2020年分别为 10.9%
和 17.2%，只是 2019年为 21.8%，略有超过。

一项统计结果表明，哈佛大学教师中拥有
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曾位列所有被统计高校的
最后一名。英国某著名研究所里，其获得最高工
资的是一名吹玻璃工。

如此鲜明对比，说明什么问题呢？

专业教育上移至研究生阶段

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研究生制度原则上
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时就已建立，但人数在民国乃
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后，我国
恢复了研究生招生，研究生人数才有所增长。

1980年，我国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的比例
为 140，至 1985年，其比例上升至约 119.5。
彼时，高校为提高自身地位与声誉，纷纷要求
成立研究生院，招收更多研究生。社会也需要
较多高级学历的人才，这进一步激发了研究生
人数的增长。

至 2005年，我国研本生比为 18.8，2010
年为 18.3，2015年的数字基本维持不变，这表
明研究生与本科生大体按比例同步增长。2017
年，这个比例才稍有增长，维持在比 16稍
高。而到 2020年，研究生增幅接近 10%，年增
长率达到从未有过的近两位数，在读研本生比
升至 15.8。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大体相近，甚
至有过之。它与本文开头提到的 2019年考研人
数大幅增长有密切关系。

可以看到，我国在读研究生人数的增长起
伏较大，大体上是 2017年后才快速增长。

从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看，最大的变化是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1.4%，进
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迅速达到 54.4%。这意
味着国民的文化水平总体上大幅提高。同时，本
科教育中通识教育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这表明，许多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有以打
好学业基础和加强交叉融合能力的“通识化”为
主体，而将较强的专业教育任务上移到研究生阶
段的倾向，且这种倾向有越来越扩大到一般大学
的趋势。

对于学生而言，这种趋势具有促进教育个
性化的优点。因为高中生在刚进入高校时，往往
对专业的性质、前景以及自身兴趣、爱好和特长
并无充分了解，他们大多在进入大学学习后才对
专业有所认识，并了解其是否适合自己。因此，
“考研”是使自己“专业化”，以及选择比较理想的

学校与专业的一个途径。
从社会角度看，目前我国经济正在转型，真

正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并不算多，吸纳专业人才的
能力还不够强。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用人
单位的岗位培训能力也较弱，它们往往要求新职
工“即来即上手”。

记得上世纪 60年代，我国有的著名高校的
毕业生以对某种机器“闭着眼睛也会拆卸装配”
而闻名。这种人才在偏狭的专业知识领域十分娴
熟，但肯定很难适应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现
实。这就会产生对学生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素质结
构“通识化”新要求，与社会多数企事业单位“一
来就能动手”的“旧常规”之间存在矛盾。加之受
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本科毕业生就业难度
加大，这些因素使不少本科毕业生将考研作为推
迟就业、寻找更好出路的策略。
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疫情猖獗与国际形

势云谲波诡，相当一部分原来打算去国外读研
的人转向国内，这也是考研人数一时增加的另
一个原因。

解决“学历崇拜”问题需要“伯乐”

至于“学历崇拜”“文凭至上”等现象，不能不
说也是“考研热”的另一个原因。但这种现象长期
存在。

总体上，各种“文凭”或“资质证书”对学生的
知识与能力结构提出一定要求，因此可以算作一
种相对简单的识别人才的通用办法，当然只是一
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对于人才市场或企业而言，从机构正常运

转与发展的角度，它们还是愿意使用“性价比”最
高的人才，并不过度要求学历与资质，因为这些
机构对优质人才的付出往往明显高于普通人。
东南沿海城市的一些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

毕业生之所以就业相对容易，原因就在于大多数
高职院校具有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

人才培养优势，其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直接进入
对口行业工作。企业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是对多
数非创新型高科技企业而言的。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科技
和工艺迅猛更新，上述职业院校中，相当一部
分专科将提升为本科，甚至会适当招收一些专
业研究生，使其更能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需
要。这与盲目的“学历崇拜”“文凭至上”不可同
日而语。

但是，如何能在众多高校毕业生中物色到
合适的人才却一直是个难题。一般企事业单位从
高校毕业生中招收新职工，除了“学历证书”“资
质证书”“到校考查”等办法以外，通常只有“面
试”这一招。

然而，人性是多元的，一个人的真实本领很
难通过一次“面试”就能完全显露。因此，“学历崇
拜”尽管不理想、存在片面性，但在大规模人才选
择中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制度化，因此恐怕也是
长期难以避免的。

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只有依靠鉴别人才
的人———“伯乐”。但“谁是伯乐”又是个问题。

此前曾有过一项统计，哈佛大学教师中拥
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位列所有被统计高校的
最后一名。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赞扬说，这说
明哈佛大学确实是鹤立鸡群，敢于聘用没有博士
学位但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任教。

这正像当年蔡元培先生将只想来北大当学
生的梁漱溟聘为教师。这在当下是不可想象的，
而我国规定学校“办学自主权”，就是给这种打破
常规的做法留下实施空间。但这种事例毕竟是少
数，因此“学历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将持续存在。

不过，“学历”毕竟不能代表知识、能力、态度
等素质。“高分低能”与“低学历高能力”的人同时
并存。如果将拔尖人才看成是“状元”，那“行行出
状元”就是常态。

那么，这个“拔尖”是从哪一方面来看呢？我
认为绝不是所谓“五唯”，而是讲贡献、讲创新。

笔者曾多次说过，在英国某著名研究所，获
得最高工资的是一名吹玻璃工，美国某研究所工
资最高的是一位熟知各种材料性质、能根据科研
工作需要合成调配出适当材料的技师。然而，在
当下的中国，如果你的身份被定为“工人”“技
师”，即使你的能力再强、贡献再大，至少在学校
里，你休想获得教授的待遇。

这种制度规定使“学历崇拜”成为一种绝对、
不合理且扭曲的“常态”。它无疑就是“五唯”顽瘴
痼疾的一种。不消除这种状态，就只能让“学历崇
拜”继续肆虐。

联系到“考研”问题，研究生当然是比本科生
更高层次的“学历”，却并不是更高层次的“人
才”。所谓“高层次人才”，是指其对事业、对国家
人民作出了出类拔萃的贡献。贡献越大，人才的
档次越高。

目前，我国研究生除了有硕士和博士两种学
历上的区别外，还有学术型和专业型之分。不过
无论是哪种研究生，“研究”总是其基本任务，只
是对象和内容有所不同而已———学术型研究生
要求在学科的学理上有所创造发现，专业型研究
生则要求在职业的“产品”与工艺技术上有所创
新与发明，能解决专业领域里的各种实际问题。
但其成果不管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总要有所发
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就与一般做常规工作
的有很大差别。因此，没有痴心于研究的兴趣和
愿望的人是不宜当研究生的。

将“考研热”控制在恰当程度

当下我国出现“考研热”的原因错综复杂，既
有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某些精英高校将本科
教育“通识化”，并将专业教育上移到研究生阶段
的实情，也有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层次人才
需求导致的研究生人数的合理增长。

此外，确有部分企事业单位和人才市场存在
“学历崇拜”的传统观念，盲目追求高学历，把学
历看成是知识与能力的体现，以为具有高学历的
人能力一定更强，同时存在着“高学历低使用”的
人才使用不当的问题。另外，一些临时性因素，如
疫情、出国难等也助推了“考研热”。

既然问题是复杂的，解决途径也需要有针
对性。

在高等教育内部，应该对高校层次结构加
以区别。在研究型大学里，多数毕业生可以以
考研为主渠道；也可以鼓励普通高校中有较强
研究志趣与能力的学生考研，其余为适应充满
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在拓宽学科宽度的基础
上，多与应用部门加强联系，以便早日投入实
际工作。 （下转第 4版）

北京科技大学：求实鼎新担使命科技报国守初心
■孟婍 邢华超

依钢而生，因钢而兴。新中国成立
后，为了培养冶金专门技术人才，适应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 年 4
月，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清华大学、
唐山铁道学院等高校的部分系科组建
为北京钢铁工业学院，这也是新中国建
立的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1960
年更名为北京钢铁学院，并被批准为全
国重点高等学校。1984年成为全国首
批正式成立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之一。
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

2022年 4月 22日, 北京科技大学
将迎来建校 70周年华诞。

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

在这里，诞生了我国科技发展史上
的诸多“第一”———世界上第一台弧形
连铸机在这里诞生问世、中国第一颗卫
星“东方红一号”壳体材料在这里研制
成功、第一台国产工业机器人在这里诞
生、高炉喷煤技术在这里走向全球。世
界第一钢铁大国的丰碑上讲述着曾经
的故事，“两弹一星”的功劳簿上谱写着
爱国奉献的篇章。

北京科技大学的科研实力十分雄
厚。1978 年至 2021年，共申请专利
10875项，授权专利 7002项；有 2000
余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委级等各
种奖励，其中国家级奖励 182项。1999
年教育部编辑的《中国高等学校科技
50年高校获奖重大成果一览表》中，收
录了北京科技大学 12 项重大科研成
果，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学校“块体
非晶合金的结构和强韧化研究”“一维
氧化锌的界面调控及其应用基础研究”
等科研成果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领域做出了重大科学贡献。

近年来，“露天转地下高效转型建
设大型数字化地下金属矿山的研究与
实践”“电弧炉炼钢复合吹炼技术的研
究应用”“复杂组分战略金属再生关键
技术创新及产业化”“高性能特种粉体
材料近终形制造技术及应用”等大批诞
生在北科大的科研成果在国民经济建
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校 70周年来，北科大始终坚持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瞄准“卡脖子”问题开展科学研究
和成果转化，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
承建大平台、产出大成果、培养大人才。
学校紧紧围绕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创
新技术，在材料技术前沿研究、冶金工
程重大装备和矿山关键技术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多项核心
技术应用于生产实际，产生巨大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在“钢铁强国”“科技报
国”中体现了北科大的担当。

求实鼎新 钢魂筑梦

进入 21世纪以来，北京科技大学
以“钢铁”为起点，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前有“世界屋脊”架“天路”，驰骋深蓝驭
“蛟龙”，后有牵手“嫦娥”赴月宫，“天
问”逐火，助力绿色冬奥谱新篇。如今的
北京科技大学仍以腾越向上的姿态，肩
负起科技强国的使命，一大批熠熠生辉
的科研成果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功劳簿
上，留下了如钢花般绚烂的烙印。
“筑路大军的生命面临严重威胁。

能不能建一个大型制氧站？指挥部与北
京科技大学组成联合攻关组，向这一新
的难题发起攻击。科技人员废寝忘食、
夜以继日地实验、攻关，经过两百多次
的失败，世界上第一座大型高原制氧站
建成了！”

这是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文
《把铁路修到拉萨去》中的一段生动描
写，里面提到的高原制氧站，就是北京
科技大学教授刘应书作为技术带头人，
成功研制和开发的“青藏铁路风火山隧
道制氧供氧系统”。这一项目填补了世
界上高海拔制氧技术的空白。其成果也
被迅速推广至青藏铁路建设全线，创造
了 5年 15万人次建设大军高原病零死
亡的世界奇迹。该项目也由此获得 2008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吕昭平团队是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支优
秀科研队伍。近年来，在吕昭平的引领
和指导下，团队在高性能钢铁材料、高
熵合金、非晶合金、多孔材料、材料计算
模拟等领域内均取得丰硕研究成果。

2017年 4月 10日，国际顶级学术
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该团队关于一
种新型高密度纳米强化的超高强韧马
氏体时效钢的研究成果。这一突破性的
研究进展进一步巩固并彰显了北京科
技大学在国际材料领域的领先地位。
2017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于 2018年
2月 27日在京发布，吕昭平团队研发
的基于共格纳米析出强化的新一代超

高强钢成功入选。
2019年 1月 1日，世界金属导报

社公布了“2018年世界钢铁工业十大
技术要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朱荣主
持的“二氧化碳在炼钢的资源化应用技
术”入选。该团队围绕炼钢过程烟尘产
生量大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这两大
技术难题，巧妙地利用二氧化碳的反应
吸热效应实现炼钢降尘，首次提出了将
二氧化碳资源化应用于炼钢的方法；十
余年来，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系统揭示
二氧化碳用于炼钢的物理化学本质，建
立健全了二氧化碳炼钢理论体系，发现

喷吹二氧化碳不仅可抑制烟尘产生，且
与各元素反应均生成一氧化碳，能够强
化熔池搅拌，降低钢液磷、氮、氧含量。

该成果在节能减排及洁净化冶炼
的同时，实现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符合
国家高质量发展及绿色发展战略，是近
年来我国钢铁行业的标志性创新成果，
彰显了中国钢铁行业科技创新引领发
展能力，代表了炼钢的国际领先水平。

2019年，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晓
刚获美国国际腐蚀工程师协会W. R.
Whitney奖。他永远揣着一颗“腐蚀
心”，这些年，在我国海洋工程、航空航
天、国防安全、高速铁路、石油化工等领
域，都能看到团队开发的耐蚀钢系列产
品的身影。
当我国为成功申办 2022年北京冬

奥会而举国欢庆时，李晓刚接到了新任
务。“冬奥会的赛道会使用盐类融雪剂，
面临严重腐蚀问题，赛道还要耐磨，不
允许出丝毫偏差。”李晓刚认为，赛道新
钢种的研发甚至比海洋耐腐蚀性材料
研发还要艰巨。

为了研发本次冬奥会所采用的高
性能免涂装耐候钢，国家材料腐蚀与防
护科学数据中心与首钢、南钢、鞍钢等
国内一批钢铁企业联合攻关，提出了
高纯净细晶化加特殊微合金化的理
论，成倍提升了结构钢的耐蚀性，不仅
产生了很多高品质耐蚀新品种，而且
为“免涂装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国际钢铁界得到了广泛认可，被认
为是我国近年来对结构钢发展作出的
新贡献，联合研发的免涂装耐候钢在冬
奥会的主场馆和配套设施中获得了大
面积应用。

2021年 5月 15日，中国首颗火星
探测器“天问一号”在火星成功着陆，遥
远的红色星球上首次留下了中国印迹，
标志着我国星际探测迈出重要一步。由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韩静涛带领团队研
制的“弹性伸杆型航天器展开系统”装载
于“天问一号”，助力探测器完成各项探
测任务，参与书写中国航天的辉煌篇章。

这并非韩静涛第一次攻坚航天领
域课题。从近地太阳同步轨道的“张衡

一号”电磁监测卫星，到探秘月球背面
的“嫦娥四号”，再到正在火星执行任务
的“天问一号”，由他主持研发的弹性伸
杆型航天器展开系统目前已有 300余
套装载于 100余颗中外各型航天器上，
在太空或深空服役，展开成功率达到
100%。

坚守初心科技报国

作为一所具有突出行业特色的高
校，北京科技大学始终坚持“面向行业、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发展思路，充
分发挥学校在学科、人才、科技、文化等
方面优势，切实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机
制，提升决策咨询能力，拓展继续教育
品牌，主动服务首都发展、京津冀地区
建设和冶金行业发展，不断提高社会服
务的质量、层次和水平。
近年来，该校先后与中国五矿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解决行业共性
关键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短板；成立大
兴研究院，聚焦干细胞领域发展前沿；
与国家博物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
科技史学科与文博事业积极发展；定期
召开北科大—钢合组织“钢铁冶金新技
术发展论坛”，实现高校科研成果和钢
铁企业技术需求的有效对接；成立世界
钢铁发展研究院，探讨未来钢铁工业可
持续发展之路。
面向未来，北京科技大学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胸怀“国之大者”，抓实抓好立
德树人、科教兴邦具体实践，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追求卓越、勇于争先，努力打
造新时代行业特色型一流大学建设样
板，争取早日建成世界冶金、材料教育
科研中心和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
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北科大
新贡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师生正以百倍
的信心、昂扬的姿态阔步向前，走向崭
新的明天。

当下我国出现“考研热”的原因错综复杂，既

有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某些精英高校将本科

教育“通识化”，并将专业教育上移到研究生阶段

的实情，也有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层次人才

需求所导致的研究生人数的合理增长。

“学历崇拜”几时休③


